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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与虚构之间 
——关于杨坚出生的传说与衍绎 

陈颖聪 

(香港教育学院，香港) 

摘要：佛门皇帝杨坚的身世记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产生于南北朝浓重的佛学背景及百姓对结束战乱的强烈 

希望，因而又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后，在历朝的传说中，佛家的宗教色彩不断增加，政治色彩不断衰减，最 

后成为了文学创作的素材。对杨坚出生的传说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既可以了解这个传说是如何从其本意出发 

并在其政治作用衰退以后以其趣味的特点演化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又能从中看到我国古代志怪等演义小说与宗 

教的联系。 

关键词：隋文帝；佛教；流传；野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56−06 

隋文帝杨坚的出生，充满佛门色彩。对于这类记 

载，剖析其衍化的过程，对加深古代文化的认知，是 

很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一种传说之所以能在某个范 

围内流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性，很大程度上是 

决定于人们社会心理的认同能力。尽管传说的本身很 

可能是一种“不实之辞” ，但却往往具有“似是而非” 

的面目。也就是说， “传说”往往是以不确定的真实， 

以期达到真实的崇拜或追求。因之， “传说”虽难以确 

定，却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传播力和影响力。有关杨 

坚出生的传说，亦应作如是观。 

杨坚出生于梁大同七年(541)，这是一个佛教盛行 

的历史时期。当时“佛”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十分高的， 

不少王室贵族都希望能与“佛”扯上关系，甚至愿意 

献身于佛。如梁武帝曾先后四次舍身于“同泰寺” [1] ； 

陈高祖舍身于“大庄严寺” [2] ；陈后主更是在“太皇 

寺”舍身作奴 [3] 。根据《法苑珠林》卷一百二十的记 

载，在宋有寺院 1 913所，僧尼 36 000人；齐有寺院 
2  015所，僧尼 32  500人；梁有寺院 2  846所，僧尼 
82 700人；陈有寺院 1 232所，僧尼 32 000人。 [5] 至 

于佛经的翻译，数量也十分可观。据《开元释教录》 

卷五至卷七所载，宋 465部 717 卷，齐 12部 33 卷， 

梁 46 部 201 卷，陈 40 部 133 卷。 [6] 从这些简单的数 

字中，我们不难判断，佛在南北朝，尤其是在南朝， 

一直都相当盛行。信佛，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同时，南北朝又是一个十分动荡的社会。百姓生 

活在战乱当中，他们十分希望能有一个统一、安定， 

可以安居乐业的环境，因此很希望大慈大悲的佛祖能 

降下肩负统一大业、使百姓脱离战乱的“真命天子” 。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和人们普遍的心理取向中， 

很自然就催生了类似佛降杨坚这一类反映民心诉求的 

传说。 

一、杨坚出生传说产生的宗教色彩和 

政治色彩 

杨坚本是北周的相国，北周大象三年(581)，他以 

“受禅”为名，废静帝而自立，改元为隋开皇元年， 

并相继亡梁、灭陈，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本来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普通的朝代更替事件，然而， 

史书留给我们的杨坚及其登基称帝的事件，却十分富 

于宗教性，或者说是传奇性。尤其是关于杨坚出生的 

记载，不但极具佛家色彩，而且还极具煽动性。 

《隋书》卷一“高祖上”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髙祖于冯翊般 

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 

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髙祖舍于别馆，躬 

自抚养。皇妣尝抱髙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 

皇妣大骇， 坠髙祖于地。尼自外入见， 曰：“已惊我儿， 

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颔，额上有玉柱入顶，目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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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 [6](1) 

《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亦有同样的记载。 

二书所载，内容相当丰富，它既有历史的事实，更有 

佛家的说法。而其流传的目的，很明显正是迎合当时 

人们对真命天子的渴求，为杨坚得天下赋予天道、宗 

教及时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流传的手段正是当时 

盛行、为人们深信不疑的佛家说法。因此，在这段文 

字中，我们看到了事实与虚构、政治与宗教的完美结 

合。这一结合，在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中，就产生了 

一种扑朔迷离的社会和心理效应。 

我们知道，《隋书》与《北史》均是唐人所撰。那 

么，其中关于杨坚出生的传言，是唐人的杜撰，还是 

于前隋已流传，而为修史者所采用的呢？对此，史载 

有阙，历来史家都不敢作出明确的判断，但就目前可 

接触到的史料而言，《隋书》与《北史》这两本史书中 

的文字的确是最早的记载了。众所周知，魏征与李延 

寿都是史学界承认的严谨的学者，他们所采用的史料 

当是有所根据，至少不会凭空杜撰。 

况且，唐初距离隋灭亡的时间最近，有不少隋人 

记载的隋朝史料肯定尚可资证。如隋人王劭撰的《隋 

书》八十卷，虽不为后世史家看重，却保存着许多隋 

王朝的诏策供后人参读。他搜集、编辑而成的《皇隋 

灵感志》三十卷则广泛收录了当时的民间歌谣、图书 

谶讳，可惜此书已佚，不然或许从中会读到一些关于 

杨坚身世的原始记载。 此外， 当时也还存有数十卷 《开 

皇起居注》等可供修史者参用的实录。更重要的是， 

唐贞观时距离隋炀帝时不过 20余年， 有许多隋朝遗老 

仍健在，修史者尽可以访查遗老，以补史事记载之阙。 

《旧唐书》便有这样的记载： “初，魏征等受诏修齐、 

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 

以传授，有如目覩。 ” [7](5096) 可见修《隋书》时，史官 

们不但广泛运用前朝留下的史料， 而且广为访问遗老。 

而不少修史者，包括魏征、李延寿本人就在隋朝生活 

过，有着亲身的经历，因而可以相信在《隋书》和《北 

史》中关于杨坚的传说至少是曾经发生或流传过。 

事实上，在中国上古的历史中，早就有帝王出生 

而附会以灵异的习惯。 明代徐应秋所撰《玉芝堂谈荟》 

“卷一”中就曾经总结了历代“帝王诞生瑞征” 。其中 

有： “女登为少典妃，有神人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 

炎帝” ； “昭灵后游于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刻曰玉英， 

吞之，又寝大泽之陂，与龙遇生汉高帝” [8] 等的记载。 

这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充满灵异、怪诞的色彩，但 

在上古欠缺科学知识的人们当中，便显得活灵活现， 

以致神之信之。因此，自汉代起，为巩固政权，当权 

者不但将“天道”“天命”神秘化，而且为自身制造特 

异现象，证明得天下、做帝王是上天给予他的特权。 

汉高祖斩白蛇的传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种风气 

到了南北朝时越发兴盛。 

《南史》卷一“宋本纪上” 、卷四“齐本纪上” 、 

卷六“梁本纪上” ，都分别记载了宋高祖、齐武帝、梁 

武帝出生时的怪异现象。他们的出身与杨坚的出生均 

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抵都与异象有关，与“龙”有关， 

当然主题更是与“得天下”有关。 

杨坚的传说，起自南北朝之际，但却是在唐人撰 

写的史书中得以确认，影响后世，这又是与唐代开国 

的环境有关的。李渊以武力夺取隋的政权，但在表面 

上却是以“禅让”的形式代替隋炀帝治天下。在李渊 

的授意下，隋炀帝发布了诏书： 

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 

兆谋布徳。 [7](5−6) 

因之，李渊要告诉世人的是，唐是隋统治的继续， 

佑隋的天、佛，同样佑唐。他登基的舆论，亦与杨坚 

无异。《旧唐书》载：李渊登位前， “善相人谓髙祖曰： 

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 ” [7](2) 《新 

唐书》更说他“体有三乳” ，并非寻常之人。 [9] 

至于李世民，新、旧《唐书》均载： 

太宗时年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髙祖曰：“公 

贵人也，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 

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 [7](21) 

因此，在唐人撰写隋代的历史时，对杨坚的“传 

说”爱而不舍，就很好理解了。符谶、流言之类，往 

往是制造者出于某种目的，投其所好而为之。其于乱 

世，乃用以止乱；于治世，则必联系人事而各有所用。 

南北朝乃佛教盛行之际，加之杨坚又是虔诚的佛教信 

徒，则关于杨坚出生的传说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 

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如上所述，《隋书》中关于杨坚出生的传说，并非 

修史者之杜撰，在当时确有如是说法。这个观点，我 

们可以从一些旁证材料中得到支持。 

唐代释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引隋朝 

著作郎王劭《隋祖起居注》： 

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寺。 

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充庭，状如楼阁，色 

染人衣，内外惊异。帝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 

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刘氏女 

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堕井，乃在佛屋 

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 

因而至，语太祖曰： “儿天佛所佑，勿忧也。 ”尼遂名 

帝为那罗延， 言如金刚不可坏也。 又曰： “儿来处异伦， 

俗家秽杂，自为养之。 ”太祖乃割庄为寺，以儿委尼， 

不敢召问。后皇妣来抱，忽化为龙，惊惶堕地。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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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 ” [10] 

“起居注”是宫廷大小事件的实录，尽管其中因 

记录者的缘故而有所选择、编辑，但若无所据，撰写 

者是绝不敢冒生命危险而杜撰的。在上面的文字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隋书》的影子。 

北齐秀才李德林在《天命论》中记有关于杨坚出 

生的文字： 

皇帝载诞之始，赤光满室，流于户外，上属苍旻。 

其后三日，紫气充庭，四邻望之，如郁楼观，人物在 

内，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怀，忽覩为龙，惧而失抱， 

帝惊动数旬方始痊复。又尝寝于其室，家人开户正见 

一龙，太祖神异也。世涂不测，竅比丘尼智先保养。 

智先禅观灵雅，有玄谶云：“此子方为普天慈父护持正 

法，神佛佑助，不须忧也。”帝体貎多竒，其面有日月 

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 

如四字，声若钟鼓，手内有王文及受九锡。王生文加 

点乃为主，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间，雅望之如 

神。 [11] 

这段文字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描写杨坚出生 

时的景况，但其本旨、主要情节与《隋书》所载无异。 

《隋书》载有薛道林的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其 

中对杨坚的出生，作了这样的描述： 

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 

迹则紫气腾天。龙颜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异，著在 

图箓，彰乎仪表。 [6](1409) 

道宣、李德林、薛道衡三人均六朝时遗老，身历 

杨坚出生之时，他们的记载，自然就成为《隋书》与 

《北史》撰写之所本。 

杨坚出生的传说不但具有极大的政治煽动性，而 

且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不言而喻，其所指向是当时的 

北周政权。 所以杨坚此人自然引起北周当权者的注意。 

杨坚还未成年时，周太祖即以“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为忧虑，派“善相者赵昭视之” 。 [6](2) 后来，周武帝继 

位，他同样询问当时著名的相学家来和： “诸公皆汝所 

识，隋公相禄何如？” [6](1773) 宫廷中的这些反应，固然 

说明了杨坚出生的传说确是存在，而且流行颇广，具 

有十分鲜明的目的性。但由于它是假借佛意而流传， 

是“佛”的降世儿子，故无论是周太祖，还是周武帝， 

都只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忧虑。 

然而，从“相者”的答话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个 

传说得以流传，杨坚的性命得以保存的另一个原因。 

先看赵昭的回答： “昭诡对曰： ‘不过作柱国耳。 ’” 

所谓“诡对” ，说明白了就是故意隐瞒真相。赵昭的行 

为，明显是利用自己“相者”的威望去保护幼小的杨 

坚。其结果是周太祖对他的答话深信不疑。杨坚亦因 

此逃过一劫。 

再看来和的回答： “隋公止是守节人， 可镇一方。 ” 

这是来和第一次的答话。此时周武帝还不放心，不久， 

又再追问。来和还是说： “是节臣，更无异相” 。来和 

无非是强调了一个“节”字，即是“忠贞”的，信得 

过的。这简直就是以自己性命为杨坚立下了保险。 

这些记载真实性的程度我们已无从考究，我们亦 

无意把赵昭、来和等人的行为说成是有预谋，有目的 

的传谣或“护驾” 。但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当时人心 

的向背。人心不在周，所以不愿向其统治者说真话； 

人心思变，所以希望真的有“真命天子”出现，一旦 

出现，就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惜一切保护他。这一 

社会心理，使得本来带有相当虚假成分、一戳即穿的 

传言，变得“真实” ，甚至令人对其深信不疑。 

《隋书》卷五十 “庞晃传”有这么一段记载： 

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结纳。及高祖去官归京师， 

晃迎见高祖于襄邑。高祖甚欢。晃因白高祖曰： “公相 

貌非常，名在图箓。九五之日，幸愿不忘。 ” [6](1321) 

庞晃身为北周剌史，但对杨坚有帝王之相、终必 

统一天下这一传说深信不疑，所以极尽讨好杨坚之能 

事。 

《北史》卷七十七“李谔传” ： 

谔见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结纳。及帝为丞相， 

甚见亲。 [12] 

李谔本是北齐的官员，却千方百计与杨坚结交， 

原因正是相信杨坚日后必取得天下。 

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可见杨坚出生的传言是有 

其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所以它在流传的过程中就 

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即人们往往掩饰其真，张扬其难 

以求证的真中之假，或假中之真。如人们往往把杨坚 

出生时传说的相貌作为谈论的着重点，却极力掩饰希 

望他就是“真命天子”的事实心理。在这种社会心理 

的影响和驱动下，这个传说才得以广为流传，并最终 

使可能的真实转变为历史的真实。 

二、杨坚出生传说流传的文学意义 

杨坚出生的传言，在唐以后一直在流传着。大略 

而言，它沿着三个方向衍化。 

首先是官方文献。这可以宋人李昉等编辑的《太 

平御览》为代表。 

周王轨以隋公杨坚相表殊异，因入侍燕，阳醉， 

拨去坚帽，言曰： “是何物头额？”帝谓之： “虽大而 

却无所至也。 ”皇甫后见坚，又举手自拍其额。帝谓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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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皇后道公额也。 ”帝乃密使来和相坚。和诡对曰： 

“坚相貎是守节忠臣，宜作总管、大将。作总管则能 

静肃一方，作大将则能全军、破敌。 ” [13] 

这段记载明显是来自于《隋书∙来和传》，但内容 

却丰富得多，增添了不少细节， 在看似轻松的情趣中， 

突出了来和如何帮杨坚化险为夷。 

《资治通鉴》对杨坚的出生没有作记录，只是在 

卷一百七十二中有这么两段文字： 

王轨骤言于帝曰： “皇太子非社稷主， 普六茹坚貎 

有反相。 ”帝不悦，曰： “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 

杨坚闻之，甚惧，深自晦匿。帝深以轨等言为然，但 

汉王赞次长又不才，余子皆幼，故得不废。 

畿伯下大夫、长安来和尝谓坚曰： “公眼如曙星， 

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 ” [14] 

第一段文字的重点是在皇太子，是交待不废太子 

的原因。至于杨坚，在这段文字中是谨小慎微的，没 

有相人为其化解困境。司马光以其严谨的史笔抹去杨 

坚身上诡异的内容，力求还原杨坚真实的历史面目。 

第二段文字，乃相者来和对杨坚勉励之辞，杨坚并无 

多少怪异之相。 

关于杨坚出生的传说，在唐以后的正史中并没有 

出现更多的渲染。它的流传主要表现在佛家的文献及 

野史中。 

唐代西明寺僧道宣所撰 《续高僧传》 卷二十六 “道 

密(隋京师大兴善寺)” ： 

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 

时赤光照室，流溢外户，紫气满庭，状如楼阙，色染 

人衣，内外惊禁。奶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 

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阪刘氏女也。 

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 

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 

而至。语太祖曰： “儿天佛所佑，勿忧也。 ”尼遂名帝 

为那罗延， 言如金刚不可坏也。 又曰： “此儿来处异伦， 

俗家秽杂，自为养之。 ”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 

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 

惊遑堕地。尼曰： “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 ” 

及年七岁，告帝曰： “儿当大贵， 从东国来，佛法当灭， 

由儿兴之。 ” [15] 

唐代沙门释法琳撰《辩正论》卷三： 

高祖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生于同州般若尼 

寺神尼之房。于时正气冥符，赤光满室，浮辉溢户， 

紫焰烛天。其内睹者，莫不惊异，互相禁约，不许外 

闻。比至三日，紫气充庭。其人物在内，皆成紫色。 

四邻望之，气如回盖，或似高楼。复有景风甘露，合 

颖连枝，池发异花，林生奇果，毒虫隐伏，吉鸟翔鸣。 

仍为神尼护持保养。  [16] 

宋代僧人释觉范《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一“隋朝 

感应佛舍利塔记” ： 

隋文帝以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生于寺中，赤光照 

室，紫气满庭，如幻出楼阁，而其色赭人之衣。妳母 

觉时炎热，以扇扇之，栗然暴寒，几絶，不能啼。有 

尼自外至，谓太祖曰： “儿乃那罗延也，盖天佛所佑， 

不可令处秽杂间。当为养之。 ”于是太祖以儿委之，不 

敢名问，而辟馆以延尼，通门徃来。一日皇妣阚尼不 

在，就抱持之，忽化为龙，鳞角已具，惊仆于地。尼 

归见之，怒曰： “乃敢妄触吾儿，致晚得天下。 ”文帝 

七岁，尼告之曰： “像教堙灭一切鬼神皆西，儿当父母 

天下，而教法赖儿而兴之。 ” [17] 

这几段来自于佛家著作的文字，就其基本内容而 

言，与《隋书》所载并无二致，但却反复渲染了“佛” 

的力量。尤其前两段文字，我们已看不到佛降杨坚以 

取天下的陈述，却是处处表明皇权就是佛法，佛法必 

依赖皇权。尽管在《石门文字禅》里仍然有“致晚得 

天下”的说法，但观其全文，所说之重点实为“教法 

赖儿而兴” ，是表彰杨坚对复兴佛法的贡献。 而全文的 

中心则是“女尼”的言行，是对女尼，即“佛家”法 

力的张扬。 杨坚出生的传说，因后来杨坚统一了天下， 

而变得颇具真实性，颇有宣传的价值和力度，因而成 

为了宣传佛的力量的典型材料。这个本来就带有佛家 

色彩的传说，在“佛”的领地中，成为了“佛”法的 

真实。一个本来十分普通的女尼，也因此成为了“神 

尼” ，加载佛典了。 

再看一些野史的记载。 宋孝宗时有人编了一本 《锦 

绣万花谷》，在其前集卷三十八“相貌”一目中有这样 

的记载： 

隋文帝杨坚龙额上有五柱入顶，有文在手曰“王” 

字，长上短下。相者来(和)私谓帝曰： “公当为天子。 ” 

后果然。 [18] 

明人唐顺之《稗编》卷六十六“相术”及明人彭 

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五“技艺” ，所载与此几 

乎一模一样。大概就是对《隋书》所载内容的概括。 

这几则记载所表现的是相者“来和” ，而不是女尼。可 

见历史的真实性已非作者的追求，其目的仅仅是为了 

给读者制造相者之言不虚的印象。一个本来是十分诡 

谲的，关乎钟鼎大事的传说，却悄悄地成为了坊间相 

貌之学的话语了。 

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十五亦载其事，并 

十分郑重地申明，其文字所据是《北史》的记载： 

隋文帝生而头有二角，一日三见鳞甲。母畏而弃 

之。有老尼来，育哺甚勤。尼偶外出，嘱其母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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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见须角稜稜起，烨然有光。大惧，置诸地。尼疾走 

归，抱起，云： “惊吾儿，令吾儿晚得天下。 ”儿渐知 

饮食，尼不知所之。后帝果六十登极。 [19] 

比较这段文字与《北史》所载，则所谓“据北史” 

者，是据其事而已，其实在内容上是有所增附的。如 

把“角出”具体化为“有二角” ； “遍体鳞起” ，神异为 

“一日三见鳞甲” ；且增加了因“尼”之“育哺”有“须 

角稜稜起， 烨然有光” 的神奇变化。 “母畏而弃之” ，把 

杨坚说成是一个弃儿；又把“堕”于地，改为“置诸 

地” ，并让“尼”淡出了史传。这些改动，有两点是值 

得注意的：一是强化了“尼”的作用， “尼”的故事更 

完整了。二是“母”之“畏”“惧” ，与“尼”之“勤” 

“嘱” ， 所形成的神、 人的差别更为明显， 更为强烈了。 

而杨坚的佛性，佛的归宿亦由此得以联想。由于增加 

了不少细节的点染，这个传言就增加了不少诱人的趣 

味。 

至于明人孙瑴《古微书》卷六所载则仅有短短的 

十个字： 

隋文帝有文在左手曰“王” 。 [20] 

文字虽短，却十分具体，指明“王”字是在“左 

手” ，这似乎是历史上有迹可循的第一次表述。而这纯 

乎是后人的想象和附会了，或许是受到梁武帝“有文 

在右手曰武”的启发而生出的联想。 

从这些具体、细致的增附中，笔者认为，是野史 

有意或因野史自身的风格而把这个传说情节化了。作 

者们、或称之为流言的传播者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历 

史的真实性，而是情节的趣味性。这种带的神异色彩 

的趣味性，就使得它在野史的作者手中继续衍化，顺 

理成章变成为了文学创作的素材。 

明末戏曲家袁于令根据当时说话人的话本，加工 

整理而成的《隋史遗文》有这么一段描述： 

这时周又生出一个杨坚，乃父杨忠，以战功封隋 

公。生他时，生得目如曙星，手有奇文，俨成“王” 

字。杨忠夫妻知他异人。后来有一老尼对他母道： “此 

儿贵不可言，但须离父母方得长大，贫尼愿为抚视。 ” 

其母便托老尼抚育。奈这老尼止是单身住庵，出外必 

托邻人看视。这日，老尼他出，一个邻媪进庵，正将 

杨坚抱弄，忽见他头出两角，满身隐起鳞甲，宛如龙 

形。邻媪吃了一惊，叫声“怪物！ ”向地下一丢。恰好 

老尼归来，连忙抱起，惋惜道： “惊了我儿，迟他几年 

皇帝！ ”总是天将混一天下，毕竟产一真人。 

自此数年，杨坚长成。老尼将来送还杨家。后来 

杨忠病亡，杨坚遂袭了他职，为隋公。其时周主见他 

相貌瑰奇，好生忌他，累次着人相他。相者知他后有 

大福，都为他周旋。 [21] 

这已经不是历史的记载，也不是奇闻趣谈的笔记 

了。 而是以文学的笔法对民间传说所进行的艺术加工。 

它着重的是情节性、趣味性。 

清初褚人获的著名小说《隋唐演义》第一回中， 

我们又读到了这个情节： 

这时周又生出一个杨坚，小字那罗延，弘农郡华 

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乃父杨忠，从宇文泰起兵， 

赐姓普六茹氏，以战功封隋公。生坚时，母亲吕氏梦 

苍龙踞腹而生，生得目如曙星，手有奇文，俨成王字。 

杨忠夫妻知为异相。后来有一老尼对他母亲道： “此儿 

贵不可言，但须离父母方得长大，贫尼愿为抚视。 ”其 

母便托老尼抚育。奈这老尼，止是单身住庵，出外必 

托邻人看视。这日老尼他出，一个邻媪进庵，正将杨 

坚抱弄，忽见他头出双角，满身隐起鳞甲，宛如龙形， 

邻媪吃了一惊，叫声“怪物” ，向地下一丢。恰好老尼 

归来，忙抱起，惋惜道： “惊了我儿，迟他几年皇帝！ ” 

总是天将混一天下，毕竟产一真人。 

自此数年，杨坚长成。老尼将来送还杨家。未几， 

老尼物故。后来杨忠亦病亡，杨坚遂袭了他职，为隋 

公。其时，周武帝见他相貌瑰奇，好生猜忌，累次着 

人相他。相者知他后有大福，都为他周旋。 [22] 

这明显是一段既根据流传的话本内容，又经小说 

作者大力演绎过的文字。 

当我们读这些文字时，自然不会与争夺天下的诡 

秘活动，或与佛教无穷之法力联系起来，它给予读者 

的是中国小说对人物塑造的浪漫手法。 这个本属于 “流 

言”的传说，又与中国古代文学结合在一起，成为了 

人们的美谈。 

一种“传说”能够在社会上流行，并经久不衰, 

决不是偶然的，它必然是与当时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 

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以模糊的状态使人们产生联想， 

这类传说才得以流传。 

至此，由官方正史发布的，关于隋文帝出生的佛 

家“传说” ， 经过了历史长河中一大群智者的流传和衍 

绎，终于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以完美的文学形式， 

使这个历史事件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通过对杨坚传说，或者说是“流言”的考察，笔 

者认为， “传说”就是传说，但由于难以求其全真、亦 

难以求其全伪的特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即会产生 

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甚至在其流传、衍化过程中留 

给人们十分美好的印象和联想。当然，某些恶意的“流 

言”则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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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fiction and reality: 
on the rumors and variations of Yang Jian’s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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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ng Jian was the emperor of Sui dynasty who faithfully believed in Buddhism. The records of his life are 
filled  with  religious  tones.  Moreover,  those  records  are  full  of  political  tones  because  they  were  turned  up  with  a 
background of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y when peoples were in great enthusiasm about Buddhism and yearning for 
peace. Through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records of his birth, this paper aims at clarifying those rumor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meanings. Moreover, from investigating the variation of those rumors, we got to know how these rumor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literary creations. The analysis of this case provides us some new thoughts and inspiration 
which helps u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such historical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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